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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十天前，小淼将厚重的书本教材从学校图书馆搬回寝室。这和她

原计划并不相符，看着学校临时放假通知与送往机场的爱心校车远去，

她心里清楚，目前自己最大的任务是保持身体健康。

自从 9 月决定跨考本校新传专业研究生起，小淼就一腔孤勇投入

备战，开始了在图书馆和宿舍间两点一线的生活。对着陌生的学科，起

初，小淼复习得很吃力，“不敢放松，生怕自己退却”。小淼屏蔽了所有

社交，每天素面朝天。

日复一日，小淼在图书馆，从清晨 8 点坐到晚上 11 点。但努力又

平静的生活却在12月到来后被疫情打乱。

“我是容易被环境影响的人，情绪波动比较大。”看着网上的阳性经

历，小淼不禁对几天后的考试感到担忧，“看的疫情消息越多，对身体的

健康就越焦虑，对学习的影响很大。”

随着图书馆内“小阳人”越来越多，小淼只好把复习地点转移到寝

室。可到了寝室，她又神经敏感地感觉自己有咳嗽、头晕的症状，怀疑

自己是不是“阳”了，“用体温计测了很多次才安心”。

从焦虑到恐惧，有段时间，小淼陷入杞人忧天的拉扯中，“害怕考场

上突然发烧该怎么办？四肢无力又该怎么办？所有的努力是不是都泡

汤了？”在和室友的互相鼓励中，她最终接受了这样心绪不定的自己。

过去十天，小淼几乎没有走出过寝室楼，甚至很少出寝室，“外卖只

点校内送到楼下，我和另一个留校考研的室友轮流下去拿上来。”

仅有一次的外出是在昨天，浙江省要求考研生当天完成单人单管

核酸采样，并为考研生专设检测点。“学校内就有检测点，但排队的人可

能已是阳性感染者，我还是很紧张。”小淼戴着 N95 口罩，做完就立刻

回寝室，从上到下给自己消毒，又把穿出去的衣服晒到阳台上。

今年备考的物资不只是文具，还有 N95 口罩、消毒喷雾、酒精湿

巾、各类药品。“好多平台都已经抢不到药，下单很久的酒精喷雾，很多

天也没有发货。”无奈之下，小淼让在家乡辽宁的父母给自己寄来备用

药，可快递至今停留在快递站点消杀，要静置3至7天才能配送。

对于考研，小淼已经做出“尽人事，听天命”的决心。此刻，她内心

最大声的祈祷是，“决战时刻，千万别中招。”

“等到 12 月 25 日晚上，四门考试结束，可以尽情释放。不论结果

如何，我必须要赞赏自己的坚持和勇敢。”

十天不出寝室楼的“一战生”：
决战时刻，千万别中招AA

21 岁的小淼，2019 年考入浙江传媒学院，几乎在断断续续的网

课中度过大学时光，这周末，她即将参加研究生考试。但从月初起，

感染新冠的留校考研生越来越多。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 12 月 24 日至 26 日举

行。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就此进行专项部署，要求各地

结合实际可有针对性设置核酸阴性考场、核酸阳性考场，以及用于体

温异常等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考场等，全力实现“如期考试、应考尽

考、平安研考”。

但眼下，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考研生们忧虑的不是招录比，也

不是有没有机会上场，而是“能否健康、安全地坐上考场，用清醒的头

脑完成考试”。考研对他们又多了一重考验，除了实力和努力，运气

和时机也变成重要的砝码。

疫情下，冲刺的考研生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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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蓉 潘璐 钱橙计划通讯员 程富琳 吕一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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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莉的书桌上叠了厚厚一打复习资料，她留了最后几天时间给自己背重

点。去年考研失利后，这是张莉莉第二次考研，“一起参加考研的都是‘00 后’，如

果这次还不能上岸，不仅是工作压力，还有年龄压力。”

12 月初，张莉莉从成都的考研自习室回到老家山东，准备最后阶段的冲刺。

妈妈在 12 月 8 日出了趟门，想给张莉莉买点新鲜的排骨炖炖，顺便去水果店买些

水果。没想到这一出门就“中招”了。

先是妈妈开始喉咙疼痛、发低烧，尽管妈妈出现症状当天就和张莉莉隔开用

餐、休息，但张莉莉还是感染了。

12 月 14 早上，张莉莉一起床就感觉头晕脑胀。“浑身疼，嗓子也不舒服，当时

感觉如坠冰窟。”父亲和舅舅责怪妈妈为什么出门，妈妈只能一脸歉疚地看着她。

张莉莉想开口为妈妈争辩几句，却发现嗓子刀割一样疼，根本说不清楚话。

“我的症状比我妈更严重。”张莉莉吃完布洛芬昏睡了一下午，连妈妈叫她吃晚

饭都没有听到。醒来的时候衣服和床单全都湿透了，她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

一看体温接近39℃，“当时疼得想哭，感觉整个人都散架了。”

张莉莉告诉钱江晚报记者，由于长期久坐，她原本就有颈椎病，这下更是双倍

的疼痛，一旦药效过去，疼得根本睡不着。

张莉莉家里原本备用的药物也快吃完了。“前几天在网上买的布洛芬和连花清

瘟到现在都没发货，只有蒲地蓝和感康到了。”因为嗓子一有吞咽动作就疼痛，她咳

着咳着就想呕吐，只能喝点米汤。

接下来的几天，张莉莉一直反反复复地发烧，直到 19 日抗原检测结果才转

阴。她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不是她一个考生遇到这样的情况，“资料肯定来不

及看了，能背多少是多少，还是尽量先休息好。”

张莉莉说，在 24 日之前，她要每天去专门核酸检测点做核酸，“如果没转阴的

话，会被分到阳性考生专用考场里，比较担心会二次感染。”

考前一周感染的“二战生”：
先尽量休息，在焦虑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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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生小淼背着复习资料入睡考研生小淼背着复习资料入睡考研生小淼背着复习资料入睡

12 月初，李知秋从喀麦隆回国，因为害怕感染，在香港他也没敢出去，安安分

分待满三天居家隔离期。原本想趁着这次回国，先回天津老家一趟，但出于担心，

他还是临时改了机票直飞北京，准备研究生考试的最后冲刺。

李知秋和女友小木在北京一起租房住，小木是先中招的那个，随后便是李知

秋。“整个人都会很烦躁。”李知秋坦言，“很影响复习状态。”整个人昏昏沉沉，一连

咳了四五天，他形容“快把肺咳出来了”。

李知秋本科毕业就去了喀麦隆工作，在非洲待了四五年。他一直认为自己的

免疫系统还算不错，在非洲，身边的一圈朋友都得了新冠，只有他没事。

“要是真按照阳性考场、阴性考场区分，我现在没法戴口罩，会有窒息的感觉。”

李知秋有些担心考试后的身体情况。

工作几年后再回来考研，对李知秋来说是另一重挑战。相比于应届生，28 岁

的李知秋坦言自己没有所谓“放手一搏”的压力，毕竟，他还有非洲的工作当后路。

从非洲回国备考的“逐梦生”：
虽已“中招”，但没有“放手一搏”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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